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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丽静

　　任章云坐在记者对面，娓娓讲述
着自己的故事。今年 41 岁的他，是卢
氏县潘河乡上川村人。那里曾是一个
深山贫困村，每人只有 7 分耕地。
　　地处河南省西部山区的卢氏县，
县域总面积 4004 平方公里，户籍人
口 38 万，平均海拔 1200 多米，可谓

“三山三河两流域、八山一水一分田”。
1986 年，卢氏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贫
困县。

苦孩子成“香菇状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任章云初中
毕业后就辍学在家种起了香菇。2000
年，他种了 4000 袋，收获 8000 多斤
鲜香菇，被评为全县的“香菇状元”，县
里还奖励他一台小型香菇烘干机。
　　但受限于当时的种植规模，任章
云彼时的收入依然寥寥。2004 年他
结婚，欠下了 6 万元的债务。为了多
挣钱还债，婚后不久他就随村里人一
起去矿山，当起了爆破工，这是一个充
满危险的工种。
　　 2012 年端午节前夕，他在实施
爆破时发生了事故，造成腿部严重骨
折。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家全心全意种
香菇。
　　这年年底，他在村里承包了十多
亩平地，并拿出辛苦攒下的十几万元，
加上贷款共投资 40 多万元盖了多座
简易大棚，建起一个小型香菇种植
基地。
　　当年，他做了 6 万袋菌棒。做菌
棒是个体力活。搜集木料、粉碎木屑
后，再把木屑和麸皮、石膏、石灰按比
例混合拌匀，然后一个个装袋。装完袋
之后还要灭菌，需要在大笼屉里蒸三
天三夜，这期间需要把握火候，一刻不
敢合眼。
　　“1 万袋菌棒原料就有 20 吨，6
万袋就是 120 吨，这需要人工一锹一
锹至少翻三遍，再一个一个装袋。”任
章云说，这是巨大的劳动量。那时，比
他小一岁的弟弟任章武也辍学回家，
兄 弟 俩 和 父 母 就 这 样 没 日 没 夜 地
干着。
　　辛苦没白费。2013 年，这 6 万袋
香菇让他挣来了 40 多万元，不光把
投资全部收回还有剩余。他信心倍增，
2014 年将香菇增加到了 8 万袋。这年
价格虽有所回落，他还是挣了 30 多
万元。
　　老艄公也有翻船的时候。2015
年他又做了 8 万袋，但不知道哪个环
节出了问题导致颗粒无收，不但一分

没挣，还赔了 30 多万。
　　“做菌棒是重体力活，管理香菇
则是高技术活。”反思这次失败，任
章云说，“在菌棒灭菌环节，如果出
问题杂菌灭不干净，就会全‘菌’覆
没，长不出香菇来；菌棒做好后，往
棒上点菌种也需要技术，否则香菇
长不匀称卖不上价；长菇时，水分、
温度都得严格管理，有一点差错就
会出大问题。”
　　这次失败后，让他陷入苦苦思索：

“怎样才能让香菇种植变得轻松、简单
而收益又稳定呢？”

  “香菇状元”当上龙头企

业的厂长

　　 2012 年，卢氏被确定为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作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
涵养区，卢氏资源开发利用和项目引
进受到很大限制。“特色农业”成了一
个重点突破口。
　　 2016 年，卢氏县委深入调研发
现：卢氏香菇种植存在农民各自为战，
原始粗放、低质低效的问题，整个产业
处于组织化程度很低的阶段。
　　为此，县委确定两条思路：一手扩
大规模，通过金融扶持和各项政策带
动更多农户种植香菇；一手引进龙头

企业，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从技术、
标准、销售和服务上提质增效，带动农
民增收。
　　 2017 年，县里引进了林海兴华
和金海生物两家龙头企业。7 月，林海
兴华投资建设的东明镇涧北香菇基地
开始试生产。作为香菇种植大户，任章
云受邀带领弟弟任章武一起去香菇基
地参观。
　　走进现代化的种植大棚，任章云
大开眼界：大棚有三层结构，第一层是
银色反光层，第二层是黑色吸热层，第
三层是白色透光层。里边布设了喷淋
系统，从地下抽出来的深井水只有 11
摄氏度。
　　温度是影响香菇生长发育最主要
的因素之一。现代化大棚彻底解决了
温度的调控问题：夏天过热时，打开反
光层和吸热层，棚内温度就会大幅下
降，如果再打开喷淋系统温度就会降
到 11 摄氏度左右；冬天温度过低时，
就可以启动温度控制系统增温。
　　任章云说：“去前我们根本不相信，
7 月是最热的时候，按我们的经验是根
本不会长香菇的，可是确实看到棒上已
经长出几毫米大的菇；等到几天后我们
再去看时，已经开始采摘了。”
　　现代化大棚不但使香菇质量更
稳定，还解决了四季出菇的问题。这
次参观，彻底颠覆了这个“香菇状元”

的认知。就这样，任章云加入了这家
龙头企业，从基层员工做起，如今已
成为菌棒厂的厂长，管理着 300 多
人的团队。
　　“龙头企业的介入，使得香菇种植
不再那么艰难，留守妇女和老人都可
以种植。”任章云说，农户可以承包龙
头企业的大棚，菌棒从企业赊欠，技术
按企业要求严格管理，所产香菇交由
企业统一储存销售，每 10 天结算一
次，企业收购的价格一般都会高于农
户自己卖的价格。
　　在东明镇涧北村，记者见到了 48
岁的常梅菊、李海霞和 55 岁的余金
枝三人，她们仨经常在家门口的香菇
大棚里做工。工钱都是按小时结算，每
小时 10 到 12 元不等。她们说，现在
既能照顾家，每月还能挣到 2500 元
以上。
　　从 2017 年至 2021 年年底，卢氏
县共建设现代化钢结构标准香菇大棚
5092 个，投资近 3.3 亿元，遍及全县
各个乡镇。每个标准化大棚一茬可以
种植 1 万袋香菇，一年可以种两茬到
两茬半。光这一项，每年香菇规模就增
加 1.2 亿袋左右。

弟弟接棒成为“香菇状元”

　　在离朱阳关镇政府不远的灌河

村，有林海兴华公司的一个香菇种
植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任章云
的弟弟任章武。
　　这几年他在这里承包了 72 座
现代化高效种植大棚，每茬种植
80 万袋香菇，每年会种两茬半共
计 200 万袋，每袋至少生产两斤
鲜菇，共计 400 多万斤。所用的工
人全部都是附近村里的，每小时工
钱 1 0 元 ，每 年 光 劳 务 费 就 要 发
120 多万元。任章武告诉记者，他
每年的净利润至少 80 万元。
　　哥哥当了厂长，弟弟接棒成为
全县有名的“香菇状元”。
　　同样是“香菇状元”，兄弟俩的

“成绩”却相差甚远：规模从当初
4000 袋到现在 200 万袋；产量从
当初 8000 斤到现在 400 多万斤！

“状元兄弟”的成绩单，折射了近几
年卢氏香菇种植的巨大变化。
　　如今在卢氏，香菇从业人员多
达 11.8 万人，占全县农业人口近
40%。在脱贫攻坚期间，有 3600 户
贫困户自主发展香菇 4200 万袋，
户均增收 22000 元。
　　一组数据也反映了卢氏香菇产
业的迅猛发展。2016 年，卢氏全县
香菇生产规模只有 1.03 亿袋，产量
2.16 亿斤，一产产值 7.28 亿，综合
产值 14.6 亿；但截至 2021 年底，
卢氏全县香菇生产规模已经达到
3.6 亿袋，产量 7.28 亿斤，一产产值
36 亿，综合产值 41 亿。短短几年，
无论从规模、产量还是产值都增长
了两倍左右。
　　“这几年，卢氏围绕‘特色农业
强县’的定位，大力实施‘产业兴县’
战略，目前全县香菇及食用菌、连翘
及中药材、核桃及苹果等特色产业
已经具备了规模效应。”卢氏县委副
书记、县长刘万增说。
　　三门峡市委常委、卢氏县委书
记王清华说：“我们的目标是，到‘十
四五’末建成百亿级香菇产业集群，
将卢氏从国内知名的‘香菇第一县’
打造成国内一流的‘香菇食品加工
强县’、国内最大的香菇提取物原料
供应地、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香菇线
上线下交易中心’。”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洪
向华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典型
代表，‘解剖麻雀’般深入探究卢氏
县的做法，对如何实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任章云兄弟二人先
后成为‘香菇状元’的故事，就是卢
氏实践的一个缩影。”
      （参与采写：张海军）

  ▲任章云（左）、任章武在香菇棚内察看香菇长势。  张海军摄

香 菇“ 状 元 兄 弟 ”成 长 记

本报记者李惊亚、刘智强

  他叫苟家坪，贵州遵义市播州区
人，今年 43 岁，是大山里再普通不过
的“草根”。
  这 10 年里，他做过村小校长，看
着破旧不堪的校舍和买不起新衣服的
孩子们，为他们“变”出新衣、新鞋、体
育器材、新书、电脑；
  他是乡镇的股级干部，自己垫钱
收花生、卖花生，四处奔走为贫困村
修 桥、修 路 ，只 愿 群 众 增 加 一 点 收
入……
  他的光和热感染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草根”们，引来 500 多万元爱心资
金和物资，帮助了 1000 多名贫困孩
子，其中 120 多名孩子考上了大学。

公益助学想法的萌芽

  “两山夹一沟，穷得起灰灰；出门
爬坡坡，进屋吃苕堆。”这句充满苦涩
的顺口溜，曾是遵义市播州区石板镇
金山村村民的真实生活写照。
  2012 年，苟家坪开始了自己的支
教生涯。先从石板镇一所完小去往偏
远的八合小学，支教一年后原本可以
回乡镇，这时组织上找他谈话，说最偏
远的金山小学没有老师愿意去，校长
也辞职了，组织上决定派他接任金山
小学校长，“你是党员，一定要承担起
来”。这句话打动了苟家坪。
  金山小学的状况甚是让人心酸：
门窗几乎都是坏的，一张课桌四个学
生挤着用，椅子是沾满污垢的长条“杀
猪凳”。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初冬时

节，脚上都是凉鞋、草鞋。
  “全校 75 名学生，97% 是留守儿
童。”苟家坪的心里打过退堂鼓，但面
对这样一群无助的孩子，他还是选择
留了下来。
  金山村严重缺水，苟家坪带领老
师们到一公里外的山坡上挑水给孩子
们喝；遇到极端天气，他带领老师们扛
着锄头挖路，背着孩子们上学放学；大
雪天去深山里家访，从山坡下来的时
候，浑身上下像个雪球一样……
  “以前我对公益没什么概念，但这
里孩子读书的艰辛不易，勾起了我做
公益助学的想法。”苟家坪说。2013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看到贵
阳一家助学协会有一批旧衣服，于是
和他们电话联系，看能否捐赠给金山
小学。10 月下大雨的一天，协会负责
人开着辆皮卡车，深一脚浅一脚来走
访。“确实太苦了！”这名负责人说。不
到一周，他们就拉了 2000 多件旧衣
服到金山小学。当时苟家坪把衣服放
在教室里，召集全村老百姓来挑，大家
兴高采烈，最后一件不剩。
  “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冒
着大雨来回几百公里帮助我们。这是
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我给金山村老百
姓办的第一件事，坚定了我公益助学
的信心。”苟家坪说。

“哭诉”来的营养午餐

  2015 年，播州区的中小学已经
全面铺开国家的营养午餐，金山村也
通了柏油路，但金山小学因为不通自
来水，电压不够，成为营养午餐的“死

角”。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不在家，爷
爷奶奶天没亮就上山干活去了，很少
顾及孩子早餐，又没有午餐，孩子们
要 饿 着 肚 子 撑 一 天 ，苟 家 坪 十 分
心疼。
  六年级留守儿童周德红，因为长
期营养不良，得了胃病被送进了医院。
看到孩子遭罪，苟家坪忍不住了，跑到
区教育局去“哭诉”：“为什么别的学校
都吃上了营养餐，金山小学却没有？你
们再不解决，这个校长我不当了。”
  那年夏天，为了筹建食堂，苟家坪
在金山小学度过了整个暑假，监督工
程进度，并把设备购齐。
  村民王会记得，9 月 1 日学校开
学，中午食堂整了四个菜，放了不少
肉，孩子们端着大碗排着队，每人盛
了满满一碗白米饭，吃得香极了。“几
十个家长自发来学校，就是为了中午
看娃儿吃饭，大家都高兴坏了。”王
会说。

给孩子希望

  广州一家爱心机构和苟家坪联
系，表示愿意一对一认帮金山村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生，每季度送达助学金。
后来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达到 56
人，苟家坪的心理压力渐渐增大：“倘
若有一天，这些孩子被停止了资助怎
么办？刚给了希望，一旦破灭会给孩子
造成多大的影响？”
  2015 年 8 月，苟家坪在区教育
局、民政局的帮助下，发起了播州区草
根助学会，2016 年注册成为社会团
体，由他担任会长。他希望通过助学会

采集困境儿童的信息，与外界的爱
心资源联络对接，让更多的困难儿
童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
  按播州区草根助学会的资助标
准，小学每年 1200 元、初中每年
2400 元、高中每年 3600 元、大学
每年 4000 元，由志愿者亲自送到
学生或家长手中。

“种的花生一定要卖给我”

  苟家坪的妻子是环卫工人，月
工资 1400 元，女儿在上学，一家人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2017 年 9 月，
苟家坪却选择离开金山小学，转岗
到石板镇政府工作，工资从 5300
多元下调至 4250 元。“我没有后悔
过，平台大了，我可以接触到更多资
源，这有助于我继续做公益。”
  2018 年金山小学撤点并校，有
8 个孩子要去邻村上学，来回车费
成为家庭的一笔负担。苟家坪筹集
到 9600 元交通补助发给孩子们，
鼓励他们一定要好好读书。10 年
来，金山村已走出 80 多名大学生。
  金山村的土壤条件不好，搞产
业难度比较大，只有花生产业老年
人就能做，种下去就见效。在缺少青
壮年劳力的金山村，家家户户种花
生，但村民们很少拉出去卖，因为零
散种植没有形成规模，卖的钱还不
够来回路费。
  从 2019 年开始，连续三年，苟
家坪以每斤生花生 5 元、干花生 10
元这一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在蜿蜒
的通组入户路中挨家收花生，然后

送货上门原价卖给各个单位和身边的
朋友。每次去村里，他都要揣上两三千
元 ，五 斤 五 斤 地称好后，付现钱给
群众。
  苟家坪把自己的电话留给村民，
叮嘱他们：“种的花生一定要卖给我，
如果实在卖不出去，我们石板镇 200
多名干部来兜底。”3 年来，苟家坪为
金山村群众卖了 5 万斤花生。

“只要努力，就会有人帮助你”

  10 年来，参与草根助学活动的志
愿者利用休息时间，采集困境学生资
料、寻求资助人资助、发放助学金、向
资助人反馈发放信息……他们的收
入不高，帮扶过程中的所有油钱、饭钱
等开销，大家都是 AA 制，绝不用资
助人一分钱。
  10 年来，播州区草根助学会与贫
困学生结对帮扶的各界爱心人士有
200 余人，一对一认帮贫困学生 1000
余名，发放助学金 350 万余元，帮扶
物资 200 万余元，助力 120 余名贫困
学子顺利进入大学。
  “我们发放的助学金不算多，更多
的是在精神上去关爱这些孩子，让他
们知道：只要努力，就会有人帮助你。”
苟家坪说。
  一名受资助的孩子写信给他：“你
们为我的四季抛下了希望的种子，等
到这粒小小的种子破土而出时，它一
定会成为更高更密的参天大树，到时
候，让这棵大树为你们遮阴，当然啦，
它也会撒下更多的种子，把这份情不
断地传递下去。”

10 年，500 多万元，1000 多个孩子

一位山区“草根”的“凡人善举”

本报记者
于力、武江民

  每一天，29 岁
的 赵 蚰 竹 都 在 捕
捉、辨识、收集世界
的声音：“哒哒哒”
是石板路上匆匆的
脚步声，“轰隆隆”
是脏衣服与洗衣机
的私语，“哗啦啦”
是冲水马桶与自己
的告别仪式……患
有神经先天性耳聋
的她，刚刚完成人
工耳蜗植入手术，
重新用声音认识这
个熟悉而又陌生的
世界。
  赵蚰竹“重启
听力”得益于本报
的 一 篇 报 道 ，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新 华 每 日 电
讯》在“成风化人”
专版刊发报道《听
不见的是声音，能
听 见 的 是 心 跳》，
讲 述 辽 阳 女 孩 赵
蚰 竹 在 无 声 的 世
界中追逐梦想，考
入 厦 门 大 学 成 为
一 名 博 士 研 究 生
的故事。
  2021 年底，赵
蚰竹接到了一个来
自北京的微信好友
申请，经过简单的
介绍后，赵蚰竹知
道对方是中国聋人协会主席杨洋，因
为《新华每日电讯》的报道了解到她励
志感人的故事，杨洋建议赵蚰竹接受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并表示将会提供
一些公益救助指导。
  赵蚰竹决定接受杨洋的建议，
2022 年 2 月，赵蚰竹在沈阳完成了人
工耳蜗手术。“这一切让我很感动，我
得到了公益基金和社会各界的资助，
手术费用较正常的便宜了近 1/3。”
  像种下一颗种子，赵蚰竹开始听
见世界的丰富多彩。尽管这些声音对
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甚至是奇怪的。母
亲金光说，手术后的赵蚰竹总是被许
多细小的声音吓一跳，需要身边人一
点点解释声音的来源。人说话的声音
她也需要重新学习，包括拼音“a、o、
e ……”
  这与她之前通过唇语和感受发音
震动来表达，是截然不同的说话方式。
从获得声音，到辨别声音、再到听懂与
表达，“重启听力”的她还要经历一个
漫长的学习训练过程。
  因为着急返校参加科研项目，手
术后不久她就返回厦门，又沉浸在实
验室和图书馆之间。没有家人的陪伴，
她就自己每天坚持听音乐、看视频，重
新寻找和收集世界不同的声音。
  “收获声音”的同时，赵蚰竹也在
学业上获得丰收。2022 年初，她此前
投稿的一篇英文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

《Resources ， Conservation &
Recycling》（《资源节约和循环》）上。
  “对我来说，除了听见和科研，最
大的收获是让更多人听见我的故事。”
赵蚰竹说，报道刊发后，许多网友给她
发来私信，其中有一些和她一样是听
力障碍者。他们被她的故事所激励，想
变成像她一样勇敢追梦的人。“这让我
感到鼓舞，我们看的是同一片天空，我
们都是彼此的太阳。”她说。
  杨洋说，我国的听力言语残疾人
并不在少数，其中有些听力障碍者因
为害怕被嘲笑、歧视，不愿在学校或
者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体情况，这种隐
忍可能会导致他们产生严重的心理
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聋协正在为听障学生设置
一个支持平台，帮助大家建立相互沟
通的平台，分享自己的经验教训，克服
无声的恐惧。”杨洋说，希望赵蚰竹的
故事，能给这些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带去鼓舞和希望，希望听障学生都能
勇于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化不可能
为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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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去年 12 月 1 0 日“成
风化人”专版刊发的报道《听不见
的是声音，能听见的是心跳》。


